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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着条件差、报酬低、风险大的工作，不仅生命安全无法
保障，身心健康更受到严重威胁……这是绝大多数童工生存的
真实写照。

目前世界上仍有1.6亿名童工，几乎占全球儿童总数的十
分之一。

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警告称，童工人数还可能上升，新冠
疫情或使全球多年来消除童工的进展发生逆转。

全球童工人数反弹
2002年6月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决定将每年

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今年的主题是“普及社会保
障，消除童工现象”。

20年来，全世界在减少童工方面取得不小进展。
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显示，从2000年到2020年，童工

数量减少了8550万，占儿童总数的比例从16%下降到9.6%。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进程开始有所放缓，在2016年至

2020年间甚至停滞不前。
2021 年，全球童工人数出现 20 年来首次反弹，升至 1.6

亿。特别是5岁至11岁年龄组中，童工人数增加显著。
目前，非洲在童工发生率和童工数量方面都居第一，有五

分之一的儿童为童工，绝对数量达到7200万人；亚洲及太平洋
地区位列第二，童工发生率为7%，绝对数量达到6200万人。

其余的童工主要分布在美洲（1100万）、欧洲和中亚（600
万）以及阿拉伯国家（100万）。从童工发生率来看，美洲为5%，
欧洲及中亚为4.1%，阿拉伯国家为3%。

统计显示，农业生产中的童工最多，占70%（1.12亿），其次
是服务业（3140万）和工业（1650万），分别占20%和10%；此外，
童工现象在男孩中比女孩中更为普遍；农村地区的童工现象
（14%）比城市地区（5%）高出近3倍。

疫情导致童工人数增加
当地时间5月15日至20日，第五届全球消除童工劳动会

议在南非德班举行。
这是全球消除童工大会首次在非洲举行。会议通过了

2025年全球消除童工的“德班行动”宣言，呼吁各国努力推动
人人享有体面工作、消除农业童工现象、消除和防止雇用童工、
维护儿童受教育权、对童工采取普遍的社会保护以及增加融资
和国际合作。

多年来，国际社会为解决童工问题做出了大量努力。
1973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最低就业年龄公约》（第138

号公约），规定就业者的最低年龄为15岁（特殊情况除外）。
2020年8月5日，国际劳工组织发布公报，宣布该组织187

个成员全部批准了《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第182号
公约）。一项国际劳工标准得到所有成员的批准，这在国际劳
工组织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统计显示，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发生率在 2000 年至
2016年期间下降了近40%。

不过，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童工人数20年来首
次增加。

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去年发布报告称，由于
新冠疫情流行，到2022年底，全球将有900万儿童面临成为童
工的风险。

对此，国际劳工组织表示，社会保障既是一项人权，也是有
力的政策工具，防止家庭在危机时期使用童工。

截至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全球仅有46.9%的人口享
有至少一项有效的社会保障福利，而其余的53.1%，即多达41
亿人却完全得不到任何保障。

儿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甚至更低。全球有近四分之三的
儿童，即15亿人缺乏社会保障。

哪些国家童工数量占比高
尽管低收入国家的童工发生率最高，但实际上，中等收入

国家的童工数量并不少。有数据显示，8400万童工生活在中
等收入国家，占总数的56%。另外，还有200万童工生活在高
收入国家。

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童工现象就令人触目惊心。
与奴隶贸易、种族歧视一样，美国的童工问题由来已久。

100多年前，美国矿井、烟草农场、纺织工厂就开始雇佣压榨童
工。历史上，美国童工年龄最小的甚至只有3岁。

时至今日，童工问题依然在美国泛滥。美国是全球唯一没
有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

据统计，美国目前仍有约50万名童工从事农业劳作，其中
烟草行业雇佣童工极为普遍。美国政府问责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2003年至2016年间，美国共有452名童工死亡，其中237人
来自农场，占比超过一半。

“美国童工的悲惨遭遇只是美国系统性侵犯人权问题的冰
山一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6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
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使他们免于从事繁
重劳动是各国共识。但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却屡次
因严重的童工问题受到国际劳工组织点名批评。

消除童工的工作是“对一代人的投资”。此前，国际劳工组
织的一项统计表明，尽管投入不小，但消除童工现象后产生的
经济效益，或比成本高近7倍。

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所说，“毫无疑问，童
工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我们的目标必须是让世界各地的每个
儿童都免受童工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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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妹之死

印度有句俗语：一家若有三个女
儿，全部家产都败光。

按当地传统，女方父母不仅要在
婚礼时送出高额嫁妆，婚后还得一直
给女婿家“送礼物”。不然，女孩到了
婆家，很可能遭受来自丈夫和公婆的
虐待。

米纳三姐妹便是如此。
在嫁给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三兄弟

后，她们一直备受折磨。
噩耗传来时，三姐妹的父亲老米

纳悲痛又自责。他说，女婿们一直逼
他的女儿从娘家要更多的钱，但他拿
不出来。

“实际上，我们已经给了男方很多
嫁妆，包括床、电视、冰箱等，你可以在
他们的家里看到。”

老米纳是一名农民，收入微薄，且
有6个女儿。他坦言：“我能给她们的
确实很有限。”

尽管米纳三姐妹觉得“像生活在
地狱一般”，她们娘家人也早知道男方
家庭的暴力行为，但没有人将离婚作
为一种选择。

在印度，离婚如今仍被普遍视为
禁忌。

“一旦女儿们结婚，我们认为她们
应该留在自己的婚姻家庭中，以维护
家庭的尊严。”老米纳说，“如果我们让
她们再婚，情况将变得更糟，我们会丢
脸的。”

最终，走投无路的三姐妹带着孩
子集体自杀。

目前，警方以“滥要嫁妆”“虐待配
偶”的罪名逮捕了三姐妹的丈夫、婆婆
等男方亲属。

米纳三姐妹之死，再次将“嫁妆暴
力”推到聚光灯下。

这是印度社会的痼疾。2020 年，
印度国家犯罪档案局记录了近7000起
与嫁妆有关的杀人案，平均每天约有
19名女性被杀。

这个数字是从警方提交的报告统
计得来，实际数量或许还要高得多。

梅拉就是一个没有被官方数据统
计在内的“嫁妆暴力”受害者。

类似的谋杀案不在少数。
丈夫强迫妻子穿上易燃的尼龙纱

丽，往其身上浇上汽油或石蜡油，然后
点火。一旦妻子死了，丈夫便宣称是其
做饭时不小心着了火，躲避法律制裁。

而比谋杀更隐晦、更常见的手段，
是“软刀子”逼人自杀。

情感折磨、扣留钱财、家庭暴力、
赶出家门……为了谋求更多嫁妆，一
些男方家庭无所不用其极。

比如，去年轰动印度的“维斯玛雅
案”。

维斯玛雅是个家境不错的漂亮姑
娘。2020年，23岁的她通过相亲，认识
了与自己十分投契的库马尔，不久后
开心地嫁给了对方。

然而短短一年后，她就在浴室上吊
自杀了。

“她是被迫结束自己的生命。”维
斯玛雅的亲属说，库马尔一直因为嫁
妆的事找茬儿，甚至对女方施暴。

维斯玛雅曾给娘家同龄亲属发信
息：“他一生气就打我，还一直辱骂我
父亲。实在难以忍受时，我就想走出
房间，但他拦住我，拉着我的头发，扇
了我一巴掌。我摔倒在地，他把脚放
在我的脸上。”

“如果一个女人，因为她的婚姻生
活似乎走到了尽头而不得不自杀，我
觉得印度政府是失败的。”印度活动家
卡维塔·斯里瓦斯塔瓦说。

不只影响贫穷女性

印度的“嫁妆暴力”几乎发生在所
有社会阶层中。

2007 年，时任印度人力资源发展
部部长阿琼·辛格和家人被告上法庭，
遭孙媳妇一家指控过度索取嫁妆。结
婚时，女方家已经花了12.5万美元；结
婚后，男方家又提出要豪华轿车和首
都房产，不给就家暴。

2013 年，印度前世界小姐冠军尤
塔·穆赫报警，指控丈夫因嫁妆问题，长
期对她进行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虐待。

“嫁妆暴力”对女性的身心伤害不
言而喻。

曾研究印度嫁妆制度的法学学者
赵彩凤告诉记者，19世纪以来，印度人
堕女胎、溺杀女婴现象与此有关。而
活下来的印度女孩，自小便有愁嫁的
焦虑，在原生家庭地位低；婚后又遭遇
丈夫家庭各种暴力，直至被害。

那么，高额嫁妆对男性就是百分
百有利的吗？

也不是。
由于负担不起嫁妆，印度一些贫

困家庭开始铤而走险，给女儿“抢”个
新郎回家。

维诺德就是受害者。他参加朋友
的婚礼时，有人找他攀谈，还主动提出
婚宴后可以捎他一程。结果对方把他
带回了自己家，还拿枪指着他的头，逼
他换上新郎礼服。

“那人殴打我，威胁我说，如果不
娶他妹妹就是死路一条。”

维诺德哭着求他们放了自己，一
旁的女方亲戚却无动于衷，还说：“我
们是在给你办婚礼，又不是送你上绞
刑架。”

之后，维诺德的家人也接到恐吓
电话，要求他们家必须接受新娘。他
们立刻报了警，但一个多月过去也没
得到任何回复。后来，连警察都开始

“和稀泥”，劝他既然已经结了婚，就好
好跟妻子过日子。

这导致在印度一些地区，适龄未
婚男子一度不敢在晚上单独外出。

赵彩凤认为，高额嫁妆导致男子
同样成为婚姻市场的“商品”，被待价
而沽，且婚配资源在不同种姓、阶层的

男子间分配不均衡。
“受嫁妆导控的结合，就像天价彩

礼婚姻一样，使人很难有能力享受以
爱情为基础的现代伴侣式婚姻幸福。
另外，男子都有生女孩的几率，生了女
儿之后，也可能会沦于嫁妆压力的循
环之下。”

法律管不了？

其实早在 1961 年，印度便颁布了
《嫁妆禁止法》，并在1984年和1986年
对该法进行了两次修订。该法规定，
凡是接受和索取嫁妆的行为皆属犯
罪。

但60多年过去了，高额嫁妆以及
因此导致的暴力犯罪依旧广泛存在。

据不完全统计，在印度，女方嫁妆
费用约为男方彩礼费用的7倍，约为女
方家庭6年的收入总和。

何以至此？
作为受害者亲属，维斯玛雅的哥

哥说：“在当地，嫁妆必须相当可观，因
为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它。社
会地位很重要。”

还有一些低种姓家庭，为了改变
社会地位，争抢着让女儿与高种姓家
庭结亲。在这种风气下，高种姓男子
成了“紧俏货”，开始坐地起价，不断抬
高对嫁妆数额的要求。

“印度现代嫁妆引发的暴力等问
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原因错综复
杂。”

据赵彩凤介绍，目前印度本土和
西方学界对此主要有两大派观点：一
是文化论，归咎于印度本土根源；二是
殖民论，归咎于英国殖民，因为印度的
传统嫁妆曾有历史相对合理性。

在她看来，该现象是多元因素综
合作用所致，印度特定的宗教文化与
种姓制度、西方殖民导致社会结构等
变化、资本全球化对生活世界的“殖
民”等，都是不可分割的关键因素。

至于法律为何迟迟不起作用，赵
彩凤表示，世界上被动进入法律现代
化的文明，大都经历了法律制度与法
律文化冲突磨合的过程。

“印度法系有其强大的宗教法特
质，该特质可能对法律文化格外起到
了加固作用。这一方面有其积极的历
史意义，使其保持了鲜明的民族或族
群文化特色；但另一面，可能如法学家
梅因所说，法律与宗教如果在历史上
没有及时松绑，会导致后来的‘不幸’，
阻滞社会生活和民众见解的前进。”

“应该看到，尽管‘嫁妆暴力’事件
仍频繁发生，但印度的法律现代化改
革已在缓慢起作用。”赵彩凤说，一些
研究表明，印度种姓文化在淡化，嫁妆
制度在渐趋衰落。

但目前，嫁妆仍是印度人不能承
受之重。

在这样的嫁妆制度下，没有“赢
家”，只有擦不尽的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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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三姐妹跳井 嫁妆暴力多可怕

目前世界上仍有1.6亿名童工

最近，印度又发生了一
起和嫁妆有关的惨案。一家
三姐妹，带着两个幼儿，以及
腹中两胎儿，跳井自杀。

“一案七命”，震惊世人。
“我们不想死，但死亡总

比被虐待好。我们的婆家是
我们死亡的原因。”

在聊天软件上给亲人留
下这条信息后，米纳三姐
妹——卡鲁·米纳、卡姆莱什·
米纳、玛姆塔·米纳——失踪
了。

几天后，三人被发现死
在印度郊外的一口井中。

更令人震惊的是，死者
不止她们仨，还有卡鲁的两
个孩子，一个只有4岁，一个
尚在襁褓。另外，卡姆莱什
和玛姆塔还都怀有身孕。


